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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知名IP《九龙城寨》并曾入围2024年戛纳国

际电影节午夜展映单元的《九龙城寨之围城》（郑保

瑞，2024）登陆“五一档”后表现强劲，在五一假期中

以2.55亿元的票房位列第三，单日票房连续3天实现票

房逆跌，显示出良好的口碑和观众吸引力。[1]该片集结

了古天乐、洪金宝、任贤齐、林峯等实力派演员，根据

余儿原著小说与漫画《九龙城寨》改编，讲述了20世纪

80年代恶名昭著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中的热血

故事。该片生动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九龙城寨的

混乱景象与城寨人民尽管贫困窘迫却相互守望帮扶的

生活状态，不仅以其独特题材和强大演员阵容吸引了

观众目光，更凭借其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制作质量在

五一档期间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在颇具怀旧风格

的兄弟情深、保卫家园故事中，九龙城寨本身以其特

殊的造型与空间为影片营造出独特氛围，也映射出香

港回归前夕港人游子飘零和身份认同的精神状态，让

电影在热血武侠之外具备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

一、景观作为主体参与叙事

《九龙城寨之围城》改编自中国香港作家余儿的原

著小说及小说改编漫画《九龙城寨》，巧妙地将历史背

景与动作犯罪元素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充满紧张刺激

与兄弟情谊的故事世界。故事讲述了母亲过世后从大

陆来港的青年陈洛军意外得罪黑势力头目“大老板”，

仓促之下误闯九龙城寨后，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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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少和四仔，并在城寨首领龙卷风的庇护下在这块

被外界视为“三不管”的混乱地带中生根立足的故

事。电影以香港著名的移民聚居地九龙城寨为故事背

景，在被强制拆除前，这里一度成为移民、犯罪与帮

派活动的代名词，并以黑暗之城的恶名为人熟知。九

龙城寨最早在宋朝以“九龙寨城”之名作为防御工事

用以抵抗海盗，清朝时被重建为军事要塞。20世纪初

因管理不善与交通便利极易隐藏罪犯和逃犯而成为

犯罪温床，充斥着各类非法活动。城寨一度容纳300

多座相连的建筑，以高密度的建筑搭建而闻名。尤其

在二战后城寨成为无家可归者和逃犯聚集地，居住环

境恶劣，犯罪频发。历史上，它曾是英国和中国政府管

理争议之地，被称“三不管地带”；之后在1987年港英

政府控制该区后于1993年被强制拆除，成为历史。[2]

影片不仅还原了城寨的历史样貌，还特意将数代移民

层层堆叠的自盖违章建筑景观化为一个神秘又自洽的

小江湖，外人不敢轻易踏入，内部虽鱼龙混杂，但城寨

自成秩序，居民也算安居乐业。《九龙城寨之围城》通

过精心的视觉设计和实景搭建，将九龙城寨这一特殊

的历史地标呈现为一个既混乱又充满生命力的景观。

九龙城寨以其高密度建筑物而闻名，而电影通过实景

搭建和特效手段再现了这种层层叠叠、密密麻麻、高

壮的陈洛军等人在其中行走时都要弯腰的建筑风格。

历史记载中城寨这片仅有2.5公顷的土地上曾经同时

有五万人在里面生活，从贩毒、非法赌博、卖淫到无

执照的牙医等非法产业在城内司空见惯的景象[3]，这

些都在电影中得到了生动呈现。电影在呈现九龙城寨

景观时，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还融入了现代元素，使

观众在感受历史厚重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现代社会的

气息。

从艺术风格层面审视，《九龙城寨》巧妙地融合香

港动作电影与漫画改编电影特有的激情四溢、充满张

力的视觉特色，以及数代动作犯罪片积攒的风格底蕴，

在巧妙地汲取原著小说和漫画版中夸张元素的同时，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视觉与情感双重震撼的观影体验。

电影开场后的首个镜头，便是在一片灰绿的环境色下

将镜头从天空下移并前推至九龙城寨的夜色中；随即

画面切换为城寨生活的全景，并很快切换为雷震东帮

派势力的近景。此处的画面呈现具有强烈的漫画感，

前两个灰绿色调的远景与全景。似乎是在夜晚拍摄可

以看到橘黄色的万家灯火，但建筑物上又有强烈的光

照，在强烈的影调对比中突出城寨建筑杂乱无章的造

型感，细节处可见晾晒在电线杆上的床单与地上的尘

土都被强风吹卷起伏，营造出一种风云激荡的感觉；

而在对雷震东的帮派场面进行描绘时，画面从左至

右以高饱和度的橘红、浓绿与深蓝三色营造出神秘诡

异而瑰丽的感觉，人物则在一片浓墨重彩中呈现为前

景中一片戴着男士檐帽的剪影。伴随着画外音对城寨

基本势力的介绍，镜头接着呈现了雷震东与龙卷风之

间争斗的画面，摄影景别与第二个镜头中的大全景相

似，全景镜头突出的更多是被狂风吹卷的床单、灯笼、

电线等种种杂物，白色的云气在黑暗的底色下激荡来

去，而复数人物的表情与造型则并不明显。从片头的

影视语言可以看出，这部电影尽管要以人的视角展开，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九龙城寨才是电影真正的主人

公，而雷震东、龙卷风、大老板与王九等人都不过是其

中的住户与过客；任何希望以个人权力控制和占据，这

里的人注定都不会持久，只有陈洛军这种慌不择路，

逃尽承载的流浪之人才注定能和这个流浪变化中的

城寨合为一体，成为这里的一部分。

在这一意义上，影片中的九龙城寨作为一种被有意

识强化过造型的景观参与影片的整体叙事，由此达成

了一种“景观叙事”：“场所构成叙事的框架，景观不

但确定或用作故事的背景，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多变而

重要的形象和产生故事的过程。一条道路在为邂逅

创造机遇时建立起次序。空间尺度成为史诗的范围

或个人戏剧的舞台。景观小道隐藏着各种秘密等待诠

释，树木、岩石、土地、天气或任何要素都可以用作

叙事的象征，就这样，人们把景观纳入故事的编排结

构里。”[4]由于九龙城寨内的建筑大多没有蓝图和规

划，历代居民往往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随意往上

搭建房屋。这种无序和混乱由建筑布局上影响到居民

的生活方式和社区管理上，影片的故事也紧紧围绕着

这个城寨没有法律和秩序约束却有着奇妙秩序的特

点展开，就像陈洛军为了替被虐待致死的女人出气戴

面具寻仇，却与其他几个不谋而合的青年意外相遇；

他们在这里的生存与动作展现不像传统港片那样在

公路上飙车、在大路上追逃，而是利用这里的地形躲

藏穿梭。正是这些叙事，让观众在解读九龙城寨的过

程中，逐渐熟悉并理解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在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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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的电影呈现中，叙事不仅嵌入于每一个独特的景

观之中，更是如同九龙城寨在历史的层次一样层层累

积，形成一系列独特的叙事序列。这些叙事序列不仅

存在于九龙城寨的实体景观中，也贯穿于整个故事的

展开过程之中，使得故事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发生”。

电影中的事件叙述、小说化的情节甚至神话传说，都

被巧妙地“写成”九龙城寨的景观材料，使得这些抽

象的故事元素变得具体、有形与真实。这些故事不仅

具有时间感，还深刻地反映在九龙城寨的建筑和景观

之中。

二、生机勃勃与守望相助的想象空间

《九龙城寨之围城》中的九龙城寨既呈现出历史

上以人口密集、成分复杂闻名的重要特性，又不只是

在景观上营造了这座举世闻名的贫民窟。影片中的九

龙城寨虽然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但其中却混乱与

秩序并存，形成一种独特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秩序和规

则。电影中通过描绘城寨内居民的生活状态、商业活

动和帮派斗争，展现了混乱与秩序并存、犯罪与邻里

互助并存的景象。九龙城寨卫生状况堪忧，由于人口

密度极高，每天都能产生上吨的垃圾。这些垃圾得不

到及时清理，堆积在巷道和空地上，滋生了大量的老

鼠和蟑螂。污水和垃圾随处可见，甚至能碰到来历不

明的尸体。然而导演郑保瑞却对影像中杂乱无章的城

寨美学情有独钟，他巧妙地将垃圾的腐臭气息转化为

电影中地域的特有质感，赋予这些地方一种随时可能

爆发的、不可预测的破坏力。在这由垃圾构筑的城市

之上，人们并非被绝望所吞噬，反而展现出一种顽强

的生存意志，他们奋力挣扎，寻求生机。在重伤的陈洛

军走投无路时，栅栏林立的侧面忽然伸出一根竹竿，下

面吊着一份食物。只见竹竿而未见其人“画外音”简短

解释道：“热的”。随即竹竿收回，为他递出一份救命

食物的好心人也再没有出现。这个场景在小光圈下前

后景都较为清晰，杂乱的天棚栅栏与杂物之间，除了

狼狈爬行的陈洛军外看不到第二个人，谁也不会想到

看似无人之处其实也居住着人，人与生机在这里看似

销声匿迹却无处不在，这就是城寨建筑的独特魅力之

处。这种情境不禁让人联想到外表破败、臭气四溢的

九龙城寨，尽管外界看似充斥着衰败与混乱，但其内

部却孕育着无数热血勇敢的战士。随后，又有半瓶汽水

从一间窗口递出来，观众可以看到递出汽水的是个年

幼的小姑娘；接着一个头戴帽衫与面具的人在门口指

点主人公去找龙卷风求助。这些角色仿佛从城寨中生

长出来的一般，没有交代与前史，却有着勃勃生机。他

们内心充满了坚韧不拔的斗志和真挚的人情味，这既

是对生存的挑战，也是对人性的深刻颂扬。在融入城

寨生活后，陈洛军身兼数职打工，遇到以极快的语速

反复教学做卤味的厨师，不到10岁却成熟专业的鱼蛋

妹等人。此处熟悉的居民社区的结构也是一种叙事结

构，当九龙城寨给“主人公－观众”的心理统一体家

的感觉时，他在街上经过的房子和人群就会引发故事。

《九龙城寨》对于市井空间的描绘巧妙地捕捉了《天

水围的日与夜》（许鞍华，2008）和《岁月神偷》（罗启

锐，2010）等经典港片所特有的细腻情感。当九龙城寨

的景观与叙事通过电影这一媒介被观众视为一个整

体时，它们之间的交织关系便展现出无限的魅力和深

度。无论是在电影中漫步于九龙城寨狭窄的街道，还

是通过电影镜头探索其错综复杂的建筑群落，观众都

仿佛亲身经历并深入了解了这片区域。这种熟悉感来

源于人们对香港电影中城寨故事的熟悉和共鸣。烧腊

店、鱼蛋摊、糖果铺、玩具作坊以及纺织厂都承载着

独特的故事，充满了浓厚的市井气息，并融入了九龙城

寨的真实情境和观众的回忆，赋予这片空间丰富的时

间维度和深远的联想。

虽然电影中的“九龙城寨”是脱胎于小说的虚构空

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创作者基于香港现实的深厚情感

与独特想象。无论是从历史视角，还是现实维度，九龙

城寨都仿佛成为香港的缩影。在这一角度上，《九龙

城寨之围城》不仅是一部动作犯罪片或“漫改电影”，

更是一部关于兄弟情谊、家国情怀和正义与邪恶的斗

争的情怀史诗。这片看似混乱无序的城寨，实则有着

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和生存法则，而影片则通过对这

种“乱中有序”的深入挖掘和呈现展现了秩序的两面

性，以及人性的复杂和多元，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一段

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以九龙城寨内的民生状况

来还原香港底层社会的重情重义和守望相助，为《九

龙城寨之围城》中中国香港特色文化和价值观的首要

输出。影片中的九龙城寨，一栋栋高楼几乎紧贴在一

起，狭窄巷道纵横交错，生存密度接近极限。这样的



100

C
R

ITIC
ISM

  O
N  FILM

S

电
影
评
论

空间反倒催生出一种高强度的邻里关系和紧密的社区

联系……再贫苦低贱的人、再恶劣的生存环境，有了

重情重义、守望相助，也同样有生活的欢愉和希望。这

种价值观正是数代香港草根阶层传承下来的香港特

色价值观。”[5]影片中看似仅仅是个理发店店主、实则

却是整个城寨掌管者的龙卷风便是平定城寨上一次权

斗的核心人物，他带领下一代的“城寨四少”管理城寨

的运营和对外事务，从关怀邻里老人的身体状况，到

亲自击退大老板与王九等人的来袭，仿佛武侠片中的

一大帮派之主，以强烈的责任感与关怀意识抵御外敌

入侵、处理内部犯罪，维系城寨的和平自洽。影片中的

九龙城寨虽然表面混乱，但内部却充满了兄弟情谊和

正义感，其秩序也在外来势力的“三不管”中维持着

微妙的平衡。直到拆迁消息流出、大老板及其爪牙王

九因觊觎补偿款项而勾结对龙卷风与陈洛军等人不满

的秋哥，对城寨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面对强敌，陈洛军

和龙卷风等人没有退缩，而是选择奋起抵抗，誓死保

卫家园。共同的心理体验和特殊的社区联结方式，构

成了城寨自治的坚实基础。人们在困境中相互扶持，共

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区文化和自

治模式，不仅展现了九龙城寨独特的市井风貌，也深

刻揭示了人性的坚韧与顽强。

三、空间谜题的影像与历史解答

作为一片地缘政治造就的一个特殊真空地带的建

筑群，九龙城寨承载着深厚的特殊记忆，这里曾是微末

小民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聚集地，充满了污垢与纷争，但

同时也是自由精神与奋斗得以传续的土壤；在香港回

归祖国前被夷为平地的事实，又让城寨反复在各种影

片中出现，成为《雷洛传》（王晶，1991）、《O记三合

会档案》（霍耀良，1999）、《金钱帝国》（王晶，2009

年）、《追龙》（王晶/关智耀，2017）、《风再起时》

（翁子光，2023）等影片一再追寻的精神家园。这些电

影中的城寨建筑并非仅仅是关于一个已消逝的城市地

标的简单叙述，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承载了人们的文化

记忆；在更多电影当中，城寨建筑则成为承载异托邦

想象的奇异空间：《攻壳机动队》（押井守，1995）中

赛博朋克风格的未来都市中，巨型飞机驰骋在这片错

综复杂的古老建筑群之上；为数不多具有现实城寨实

拍素材的《城寨出来者》（1982）与《省港旗兵》（麦当

雄,1984）将这里想象为斗争激烈的斗兽场，正义与邪

恶在此交织，英勇的悍匪最终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巨大的贫富差距与无法掌握的财富流动也让这里成

为《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佐藤东弥/金田和樹,1995）

中神秘巨款“九龙财宝事件”的背景地，传说中失落

黑帮遗留的巨大遗产惹得各方豪强觊觎——这些作

品对城寨建筑的感怀与想象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紧密相

连的系统，共同展现了九龙城寨这一特殊地带的复杂

面貌。一方面，污水四溢、狭窄的巷道错综复杂如同迷

宫，逼仄的生存空间也意外地拉近了角色之间的距离，

让他们之间形成了充满张力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被

拆除后的九龙城寨携带着无数“不足为外人道”的传

奇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也让这里成为无数艺术创作者

想象中的终极空间谜题。

在电影对城寨建筑的呈现中，城寨内每一个被观

众感知的角落、每一个细节都与周围的环境、背景紧

密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对象－视域”结构，观众无

法孤立地感知城寨中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需要将它们

融入整个空间结构中，进行综合的理解和体验。“身

体识别、接受这种实践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或

情境的意义发生变化的过程。情境的变化又对身体显

现出新的外观，提出有待回应和解决的新问题，从而

又提供新的实践意义，引发新的本能行为。这使得身

体与情境之间，或者毋宁说意识与世界之间，通过身

体形成一种可持续进行的、类似‘提问—回应’的对话

过程。在这种交互对话的过程中，情境所提供的实践

意义虽然已经具有规范性，但并未完全确定，即并未

完全限制身体的实践自由。”[6]在《九龙城寨之围城》

中，陈洛军在逃入九龙城寨前，与王九一系列追逐的

镜头都是以近景或特写拍摄，剪辑速度极快，只有快

速的节奏而没有构成完整的空间，直到进入九龙城寨

前，新式二人追逐的中景镜头，显示手下追逐陈洛军

向城寨方向跑去，此时地平线在画面上方，伴随着镜

头缓缓上移，地平线在画面中缓缓下降到上下二分的

位置，九龙城寨这一庞然大物在画面中崭露头角；画

面继续切为二人的动作与反应镜头，通过手下抬头的

动作忽然引入低机位的仰拍全景，然后逐渐上摇，伴

随着字幕的出现与激昂交响音乐的结尾，一个令手下

望而兴叹的庞然大物出现在画面中。景观与叙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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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超越了简单的等级、形状或节奏，它类似于建

筑与音乐之间的交融，但又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可

能性。陈洛军身处一个被密密麻麻、污秽不堪的电线

分割开的狭窄天空之下，却始终主动或被动地不断处

于移动中的空间体验揭示了九龙城寨并没有被完全构

成，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这种未完

成性不仅体现在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的多样性上，

更体现在其空间布局和视觉效果的多变性上。“遮天

蔽日的钢筋水泥与狭窄逼仄、宛若迷宫的街道以及密

密麻麻的天线、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一起构建了一个特

殊的空间。在这里发生的打斗，每一次近身搏击和辗

转腾挪都令观众惊心动魄，每一个道具随时都可以拿

来用作武器，也随时可以制造意想不到的阻碍……二

者的打斗动作本身平淡无奇，但这种特殊的动作环境

营造出特殊的动作场面，使得整体的动作类型呈现出

某种奇观性。”[7]而《九龙城寨之围城》中的龙卷风则

反复地放飞手中的风筝，他以风筝的飞起与落下预示

陈洛军的颠沛流离；断线之后意外飘落在关帝庙——

这一位于城寨底部、与当年父辈们的江湖往事紧密相

连的场所中，既像是在回应着两代人的江湖恩怨必然

将陈洛军卷入的宿命，也暗指这座城寨终将被拆除的

不可避免的命运。观众在探索九龙城寨的过程中，会

不断地发现新的视角、新的细节，从而不断地更新和

丰富自己的认知体验。

从历史想象的角度而言，未及完全探索便被强制拆

毁的九龙城寨又成为香港回归前港人复杂心态的一次

印证。城外之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踏足其中，或向往其

中的神秘与未知，或想要在其中寻求一次翻身的机

遇；而城内之人则渴望外界的解脱与改变，或离开城

寨拥有自己的房子，或在老城寨重建时拥有一家自己

的店铺……在叙事层面上，《九龙城寨之围城》不仅

深入挖掘并呈现了九龙城寨的丰富历史，更将焦点精

准地落在了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上。通过细腻入微的故

事线索，影片巧妙地将观众带入香港回归前夕的复杂

氛围，展现了港人游子在漂泊与归属间的挣扎，以及在

身份认同中的困惑与迷茫。这种深度的主题探讨赋予

了《九龙城寨之围城》广阔的文化阐释领域，也使其触

及更为深刻的情感共鸣。当影片落幕，镜头从“城寨

四少”对未来的憧憬中拉远，从血雨腥风的帮派斗争

转为城寨里男女老少的日常生活。导演借此向观众传

达了对普通百姓坚韧、乐观生活态度的赞美，以及对

他们胼手胝足、同舟共济的市民精神的崇敬，当下电

影人对城寨建筑的深厚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

这份对土地的热爱，对家园的深情，正是港人情感世

界的独特而坚定的体现。

结语

在《九龙城寨之围城》中，城寨建筑提供的电影

空间体验与一般意义上客观思维所构建的空间性质

完全不同，它并非已预先构成的、绝对确定的客观世

界，而是一个充满动态性和变化性的空间。观众在感

知这个空间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感受到其不确定性和

未完成性，从而引发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和重新

认知。对这片热土的想象如同龙卷风、陈洛军等人对

这片土地的执着，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城寨即将消逝

的命运如何迫近，他们仍旧选择坚守这片属于他们的

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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